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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一、白泉居的窮苦酒客

　　趙、畢二捕雖極精明機警，見他那樣好名好勝的人竟會這樣說法，並還第一次當面警告，說他公門中人容易作孽，連以前專用

小賊頂替大賊的短處也被當面揭破，與平日謙和口氣迥不相同，料知對方見多識廣，料事如神，事情決非尋常，心中一驚，無奈貪

功討好，巴結本官心盛，又想飛賊影無雙鬧得太凶，這許多事主雖被嚇倒，不敢告發，照此下去紙裡包不住火，不在事前想法將其

擒住，或是及早請走，一旦暴露便不可收拾，弄得不巧，連本城督撫將軍均受處分，府縣官更不得了。　　自己原是破落戶出身，

從小拜在一位名武師門下練了一身本領，眼看同門師兄弟都有正當行業，至不濟代人保鏢護院，也可算是體面人物，只自己吃這一

碗衙門飯，老是在人之下，有點產業也不甚多。上次本官曾說，那幾個放賑的義商如是歹人，訪問明白擒來治罪必有重賞。

　　並說，撫台大人十分疑心，看得最重，曾出重賞，如其反叛，圖謀不軌，或是白蓮教一流，能夠全部破獲立時奏報，怎麼也有

五七品的武職。後來訪出不是，落了一場空歡喜。目前又出這樣怪人，更像白蓮教一流，又有許多有財勢的失主，萬一將其擒到，

必要群起告發，追討贓物。

　　好容易遇到這樣名利雙收、一鳴驚人的好機會，方才本官又給了兩百銀子，如何可以放過？本心是想主人是個大幫手，偏又忽

然中變，不肯相助。另外雖有兩人，非但沒有他力大人多，更恐彼此相識，被他一勸成了一佯心思，豈不討厭！當時呆在座上，一

句話也答不出來。

　　正在尋思用什方法勸說激將，請其相助，忽見主人的小兒子由裡面走來，說乃母有事相商，人便往裡走去。好在大家都是熟

人，向無拘束，正和同座的人談論前事，請其相助勸說，玉庭忽然戴了一頂便帽走進，帽上釘著一塊碧洗。玉庭常戴這類便帽，先

還不曾想到那是失去之物，玉庭又是滿面笑容，只內中兩個徒弟認出那頂帽子，正是昨日夜裡所戴，方想設詞探詢。

　　玉庭已先含笑向眾說道：「我這人向來光明，自知不行，決不強為其難，做那加倍丟人之事。如照這位朋友之意，最好給我留

面，不提今夜之事。但我活了這大年歲，從未說過假話，何況是對自己弟兄和跟我多年的門人。實不相瞞，此公本領之高實在驚

人，並且敵友分明、決不感情用事。雖然跡近逞能，做得霸道一點，不像我所料那位隱名大俠，但我栽倒在他手中實在心服口服，

沒有一句話說。

　　「二位班頭只管照常光降，無論何事我必遵辦，只不叫我出手與他為敵，便是為了公事，需要財物兵器也都奉上。不過我師徒

自知和他天地懸殊，最好還是照我方才所說為妙，哪怕借故溜走，到外面去跑一趟，避開此事，總比勉為其難終於身敗名裂強得多

呢。」

　　眾人問故，玉庭笑指頭上帽花說道：「我料此公年紀不大，才會這樣心急，否則他那本領裝束均和昔年西北那位隱名飛俠天山

鷹一樣，論年紀不滿百歲，也差得不多，怎會這樣立竿見影？我剛說明心意，這塊碧洗帽花便送了來。今日我料此公見我高朋滿

座，難免來此窺探。

　　「心想前面人多，未必會來，我師徒又極留神，也必警覺，仗著來人和幾個子女都有一點武功，曾經格外小心。尤其是這夜飯

前後，因我料出他的用意，但拿不定，那柄小刀便放在臥室小桌之上，內人他們剛把夜飯吃完，雖在暗中戒備，總想來人無此大

膽，前面人多不說，便是後面，連我家人子女媳婦他們，還有得到信息趕來看望的親戚中的女眷也有一桌多人。

　　「除卻三四個老年婦女外，差不多都會兩手，內中還有兩位本領極高的女眷。因聽我兩次派人入內警告，人都聚在一起，方在

議論，說我言之過甚，敵人不來便罷，來了也是自找苦吃，猛瞥見一條脅生雙翅的黑影在裡間臥室牆上出現，那兩個手疾眼快的女

眷連聲也未出便將手中暗器連珠打去，內中一技似還打中那人的腿上，無奈來勢神速，等到眾人警覺，業已一瞥而過。

　　「看那意思，似乘眾人外室聚談，室中只得兩三個幼童，又是一間小臥室，沒有貴重東西，無人留意之際，突然出現，由後面

小門飛出，貼著裡牆穿窗而去。他們本來守我的活，除非當時便將來人擒住，如被逃走，不可追趕。見人已逃，內人剛想攔住向其

發話，那兩位女眷自恃暗器厲害，來人已被打傷，仍不聽話，搶先追出。

　　「剛到外面，便見對面房脊上立著一個黑人，笑說：有勞轉告主人，昨日多有驚擾，此事不必告人，他日如有機緣再當登門道

歉吧。因對面房頂積雪甚厚，內人又趕出來將那兩位女眷拉住，一聽女子口音，方要開口，請她下來，人影一閃業已越過屋脊。隨

同來人去處，忽然飛起一隻黑色大烏，悄沒聲沖霄而去。

　　「這次因在事前存有戒心，看得較為清楚，覺著那黑影與我所見不同，決不是什真人，分明一個有翅膀的人影在牆上斜飛而

過，面目五官完全看不出，動作神速從來所無，一算跟蹤追出的時光，便飛也沒有那麼快，彷彿只一轉眼，裡屋牆上剛剛發現人

影，來人業已立在相隔三四丈，當中還有一片花木假山的房脊之上。

　　「如說另外還有一人，偏是打扮身材無一不同，雖然頭臉均被蒙住，看不出面目。因那衣服緊貼身上，看去極薄，和所見黑影

完全一樣，連動作也都相同，明明是人。

　　「那兩位女眷年輕氣盛，不信此事，覺著便會邪法也無如此神速，斷定另外還有同黨，連那黑色大鳥也未必真是來人所化，也

許手法巧妙，故意鬧此玄虛，特意同了來人縱上房頂，察看他的來蹤去跡，本意和我日裡所料差不多，斷定來人有詐，虛虛實實，

不可捉摸。

　　「初意還當對方人隱在屋脊後面，打算搜索，及至拿了燈火上房一看，這事情實在驚人。腳印只有三處，明是由我臥房中直飛

過去，到了房頂回身說完了話，越過屋脊，然後朝空飛走。前後兩起腳印均極分明，未了一次更深，彷彿化形飛起時比較用力，當

中轉身時所留卻淺，不是用心細看簡直看不出來。

　　「上去三人都曾練過輕功，也非無能之輩，只管用心，照樣踏得滿房頂上都是腳印。來人腳印竟是這淺，別的不說，單這輕功

之好已足驚人。將那後花廳和兩面廂房前後屋頂全都搜遍，什麼影跡也未尋到。就算對方不會法術，這樣高的本領也非你我在座的

人所能與比，何況那黑影實在奇怪。

　　「當我第一次見到時，因出意料不曾留心，此公動作又快，雖沒有看仔細，照那去勢和由牆上閃過時的情景，帶起來的風聲，

明是一人由我身旁閃過，影子映在牆上決非有什奇怪。這第二次房內外俱都有人，房後小門雖然相通，但是窗門緊閉，那幾個幼童

也都眼亮，門口又有兩人經過，全都看見，異口同聲，說那實是一個人影，並未見人。

　　「出事時吊窗只響了一下，微微推開了些，也只尺許寬一條裂縫，因我平日早起練功，不論多冷的天也要開窗透氣，雖未釘

死，但那窗戶十分堅牢，關得頗緊，以來人的本領衝破雖非難事，就這樣輕輕一推人便飛出，又是吊窗隔扇，只這中間橫著的一條

尺許寬縫隙，人如出外，必須由上而下和蛟一樣鑽將出去，就不將窗撞壞，也有極大響聲，來人竟和風一般，稍現空隙便穿將出

去，彷彿一個草寫的之字，連地也未沾，便縱到相隔那遠的對面房頂，怎麼也想不出個道理。

　　「我向來不信什麼神奇鬼怪，認為欺人之談，今日竟會當面現出奇跡，這裡雖然還有可疑之點，這位異人又曾向人表示，他與

常人一樣，只是你們疑神疑鬼等語，到底不是常人所能與之作對。內人見他又來，前面又是高朋滿座，商計公私合力如何擒他歸案

之事，恐其懷有惡念，先頗憂疑，後聽那等說法才放了心，還未下房，便聽兒女們同聲驚呼。

　　「下來一看，那柄小刀已被取走，先失去的碧洗帽花非但送還，並用絲線釘好，恢復原狀。雖然帽子放在帽盒裡面，吃飯時間

人都走往外屋，有了空隙，裡外只有一壁之隔，當時有人出入，大家耳目又靈，稍有動靜立時警覺，竟被來人將這一粒帽花安將上

去，把刀取走，算是互相交還，雖不一定高攀成了他的朋友，從此便算兩不相犯。如非去時故意現形，看那形勢連點影跡也不會知



道。

　　「人家這等看得起我，我上來又先栽了跟斗，鬥他不過還在其次，非我愛惜身家性命，像這樣真正義俠高人先就不願與之為

敵，不怕丟人的話，幸我先就醒悟，知道眾人傾向的俠士高人，不能和他作對。如其執迷不悟，妄以為自己人多勢盛，並有許多本

領高強的好友相助，便想報復，只有自趨滅亡。

　　「先就把話說在頭裡，打消前念，如等他日吃了大虧，丟了大人，騎虎難下，欲罷不能，自家身敗名裂，還要受那眾人笑話，

豈不更是冤枉？我望諸位好友記住我的金石良言，這位隱名大俠影無雙先不去說他，你們只要遇見那是一個能得多人敬愛、真為眾

人出力、不計較自身功利的英俠之士，就因有什過節，或是自己為人不能與之接近，千萬不可存什敵意，否則白吃苦頭，還要被人

笑罵。

　　「尤其不可自恃人多，本領高強，須知你那人多，只得平日相識的一班朋友弟兄，算起來還是少數。那真得人心的英雄俠士到

處都是他的親人好友，總算起來你這伙人還是極少，何況強中更有強中手。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，只要他的所行所為樣樣合乎人

心，真有本領的高人自然一拍即合，到處都有異人奇士相助，也決不容人對他侵害，何苦拿雞蛋往石頭上碰，拿一枝火把想把洪水

燒乾，自尋苦惱呢？」

　　趙、畢二捕一聽這等說法，當時也發了毛，覺著主人這高本領，便是在座賓朋不是本地有名武師，也是所結交的高明人物，何

況全家習武，連所用男女下人耳濡目染之下也都學會幾手，端的身強力健，手疾眼快，個個武勇，不比尋常，人數又多，到處有人

往來出入，燈光照耀，明如白晝，前後兩廳人更佈滿，事前並還存有戒心，來人竟在這最人多的兩處地方把主人所說偷聽了去不

算，並還飛入內宅將帽花還原，取回所留飛刀，算是明白主人為人，從此兩罷干戈。

　　這等萬不可能之事飛賊影無雙竟如無人之境，從容往來，變化飛走。真會邪法固非其敵，如其真實本領更是驚人，莫怪主人膽

怯，誰能是他對手？越想越情虛，料知自己行動也在對方監視之中，人數決不像主人所說只得一兩個能手，心慌膽怯之下，陳玉庭

再以好言仔細勸告，只得拋棄前念，同聲應諾。

　　本意回轉縣衙退還二百銀子，並向本官暗中警告，照玉庭所說而行，先不多事，趕緊在事未宣揚以前設法調任，離開省城，再

替自己想一題目，許其告退更好，否則便跟了去，也比留在省城早晚仍要作難勝強得多。

　　告辭出來，走到路上低聲談論，還是一樣心思。及至見官之後，剛把前事一說，洪斌竟急得手腳冰涼，心膽皆裂。覺著此時正

當上游看重順風頭上，休說明年升官也未必能夠離開省城，就算調往外州府縣，事如敗露，也決脫不了關係。就此辭官不做，自己

正當中年，好容易熬到今天，難得撫、藩兩院這樣垂青，指日便可升官發財，如何捨得？

　　始而暗怪趙、畢二人不肯出力，恨不得傳話升堂打罵一頓，繼一想，這樣硬來有損無益，事情仍非這兩人相助不可，只得強忍

氣憤，裝著一臉笑容，使出平日做官手段，苦口勸勉激勵，許了重賞。

　　並說：「目前無人控告，並不要你當時捉賊，只要暗中查訪飛賊來歷，哪怕真照你們所說不是人力所敵，我知他們江湖上人最

講義氣情面，上來不妨全用軟功，與之結交，只要事主不究，能夠做到請他離開，或是從此不再生事，我均答應。」

　　二捕只管刁狡，仍禁不住洪斌的權變籠絡，自來覺著縣官待人厚道，不會白費心力，願做他的忠實鷹犬。何況大權在握，軟硬

由心，自己不與飛賊為敵，只是想法結交，請他上路，憑自己的口才，只一見面必被說動，竟為甜言蜜語所惑，忘卻玉庭警告之

言，一口答應下來。

　　洪斌手筆又大，又加賞了兩百銀子，二人自然越發感激，退到班房裡面，先把手下徒黨喊來，四面派人暗中防守，低聲密議，

想好主意，便各安睡。一夜無事，起身一間，夜來甚是安靜，並無可疑形跡，以為昨日路上之言已被對方偷聽了去，所以不曾尾

隨，此後專從結交人手容易得多，並還兔去危險，心中高興，略一商計，便裝尋人，往南關外平民村落中走去。

　　二捕多年土著，城廂內外的居民相識的甚多，人又陰柔，無論對誰表面均是一團和氣，不像別的差役把狠毒的心腸露在外面。

人們只說公門中人認得兩個，萬一有事多少有點照應，何況又是兩個有權力的班頭，平日沒有架子，連手下差役言動橫暴，被他撞

見，也要當眾申斥，均當難得，非但不恨，反而遠接高迎，當他是個最難得的好心官差，絲毫沒有防他之念。

　　二捕也全仗此一來遇事便利得多。這次出去，滿擬這班天真誠樸的村民仍和往日一樣，不會懷疑他有什麼用意，何況所尋人家

丁三甲本是多年相識，並還是趙三元岳家的老佃戶，彼此常有往來，有時並還托他官事，只要昨日所聞是真，這外號翼人影無雙的

無名飛賊如在這一帶農村中大量周濟窮苦，斷無訪問不出之理。

　　對方既在民間行此義舉，當他揮金濟貧時節決不能還是那身奇怪裝束，怎麼也能問出他一點來歷姓名和那本來的年貌裝束。

　　哪知事出意料，所去之處乃是千佛山東面山腳下的一個村鎮，雖是一個不大的村鎮，因其地當城南風景之區，山上梵宮琳字高

下相間，蒼松翠柏到處森立，又當大雪之後，風景越發清麗，一面又可望到城北的大明湖，一般不怕冷的遊人和那自命高雅之士多

往山上賞雪，加上一些燒香還願的人，就是隆冬時節仍有不少遊人香客登臨往來，雖不似春秋佳日那麼繁盛，卻也不在少數。

　　附近村鎮中居民一半種田為生，一半便靠這些香客遊人做些買賣。荒災之後農村只管調敝，人民窮苦，村上仍開著兩爿酒店，

還有各式專制土產和廟中和尚需用的店舖，遇到好天氣和趕集時節，照樣熙來攘往，肩摩跋接，表面上也頗熱鬧，看不出來。只為

當日不是集期，天又酷寒，這座白泉村離山口稍遠，地勢較偏，又非初一、十五等廟會之期，比來路近山一帶村鎮分外顯得冷清。

　　畢貴人雖一樣奸狡，沒有趙三元那樣穩練陰沉，見那村鎮一條大街，家家關門閉戶，滿地冰雪狼藉，經過眾人踐踏，黑一塊白

一塊十分難看，地上橫著幾條車跡，被寒風一吹，凍得比鐵還硬，一不小心，不被絆倒便被滑倒。那些店舖都是風門緊閉，門口掛

著補了又補的破舊門簾，一眼望過去冷清清的，偶有一二人走過，也是縮頭拱手，急匆匆冒著寒風搶往附近人家店舖之內，不再走

出，彷彿怕冷已極。

　　回顧無人，脫口笑說：「老師哥，你看這裡還是靠近城廂的村鎮，都顯得這麼荒涼窮苦，比我們前月來時所見只更厲害，遠的

地方更不必說。昨天那兩位朋友偏說得這位黑道上的朋友和活菩薩一樣，彷彿濟南府的苦人都被他一人救完，你看哪有一點好過影

子？」

　　趙三元方覺畢貴冒失，所尋的人還未見到，不應這等說法，猛瞥見相隔不遠的一家酒店裡面門簾微微一抬，好像有人探頭欲出

又進神氣，心中一動；看出那家酒鋪也是一個舊相識，主人余富還曾托過自己官司，每來鎮上訪案必要擾他幾杯。那場官司雖是口

中答應幫忙，並未為他出力，仗著本來有理，只花了十兩銀子的鋪堂費便被放出，為了他這一案事情湊巧，遇到本官老太太的生

日，提前放出了幾天，對方便認為是自己的功勞，感激非常，只一見面定要拉往店中盡情款待。

　　心想，此人雖是一個本分商民，因有兩個親戚做過鏢行伙計，少年時也跟著走了兩次鏢，眼皮頗雜，人又慷慨，開店年久，本

地幾個黑道中人又常來他店裡飲酒避風，商計官事，多半均與相識，又是一個極好耳目。本定事完尋他，天氣大冷，丁家住在鎮東

頭未了一家，相隔還有半里，來得太早，去了人家定必款待，何苦叫他費事，不如就到余富所開白泉居擾他一餐，就便命一伙計去

將丁三甲喊來一齊訪問，豈不省事得多，打聽起來也容易些。

　　心中尋思，畢貴也是多年老公事，一點就透，被趙三元用肩膀輕輕撞了一下，業已明白過來。雖覺一路留心，並未發現有人跟

蹤，兩面人家又都畏寒不出，不會聽去，即便對頭此時出現，憑自己的眼力一望而知，正可看出他的形貌，以為下手之計，何必這

樣情虛多疑？但因趙三元是老大哥，平日情如兄弟，每次辦案都不出他所料，也就不便違背，只得改變口風，把前事岔開。

　　談不兩句已到白泉居門口，正要一同走進，猛瞥見門簾起處衝出一人，飛也似往鎮東頭走去，穿著一身舊棉衣，頭上戴著一頂

氈帽，彷彿怕冷已極。如在平日趙三元也不會疑心，何況那人明是一個窮苦村農，看去並不起眼，只為當日心中有事，又聽人說飛

賊影無雙專和窮苦的人交往，方才又見門簾微動，有人走出重又縮了回去，同時瞥見側面紙隔扇上有一小孔，好似新近被人弄破。



　　暗忖：「余富平日最愛乾淨，多麼破舊的桌椅門窗也都收拾整齊，這樣寒天怎會把這紙窗摳破，不加糊補？」那人腳底又是那

麼慌張，當時生疑。

　　本心想要追上查問，繼一想此舉打草驚蛇，還是不妥，便朝畢貴使一眼色，故意笑道：「今天真個冷極，我不耐煩到丁三甲家

去了，你去尋他，說我在白泉居請他吃兩杯，商量我岳父欠租之事吧。可是話要說得圓，多年交情，這筆租糧業已撥在你大嫂名

下，他如富餘，我夫妻便過個肥年，否則我也不會逼他，千萬不可使他多心，快去快來，我在裡面等你。」

　　說時，暗中留意窗上破孔有無人在窺探，未見影跡，抽空把嘴一努，說完便裝怕冷，往裡掀簾走進。畢貴自然會意，口中答

話，便朝前面那人跟蹤趕去，好在雙方途向相同，丁家又在鎮的東頭，那人如是鎮上居民自可看出一點虛實，如其由外走來，相隔

決不甚近，也可相機行事，甚而將他喊住盤問均無不可，由此往前追去不提。

　　這裡趙三元匆匆掀簾往裡鑽進。因是心有疑念，故意改由西首衝進，心想，門內如其有人暗中窺探，當時便可看出。果然對面

有人搶出，不是身法靈巧，雙方幾乎撞個滿懷。門內原有半間，熱天專賣冷面，到了冬天便即收起，一面堆著柴草雜物，走過這半

間方是酒店客堂。

　　為了春秋廟會期中朝山人多，酒鋪生意雖小，地方卻大，共有十來張桌子，雖是淡月，因主人和氣，看得利薄，多年積蓄，生

意不大，底子卻厚，酒客仍是不斷，但比鬧月要少十之八九。

　　趙三元上月曾經來過，以為這冷天氣酒客更少，一見對面來人竟是余富，正笑問：「老弟如何這樣慌張，差一點沒有把我撞

倒！」

　　余富連忙賠話表示歡迎，笑答：「因聽門外口音甚熟，心疑二位班頭光降，特出迎接，不料心急了些，差點撞上。」忽聽內裡

說笑勸飲之聲十分熱鬧。

　　趙三元聽出酒客甚多，同時看出裡層也懸著一副半舊的棉門簾，不等回答，忙先輕挑簾縫往裡張望，瞥見裡面雖未坐滿，也有

半堂酒客，還有兩桌吃殘的，彷彿客人剛走，還未撤淨，兩桌杯筷雖只四五份，但是途中曾經留神，並未見有酒客走出，心中大是

驚疑。

　　暗忖：這樣荒年，就說鄉下人飯吃得早，今日非集非會，也不應該一清早便來這裡聚飲。如說外路來的香客遊人，又不應該這

樣短裝打扮，穿得那舊。再細一看越發疑心，原來裡面六七桌酒客約有三十人，都是本地窮苦村民，最好的也不過佃戶長工之類，

最奇是衣服雖舊，大都厚實，一望而知是新添的棉花，每人並有一頂式樣不同的破舊皮棉風帽。

　　如在城裡人和常人眼裡自看不出一點異樣，自己辦案多年，目光何等敏銳，一見便知新制項下，鄉下殷實一點的小上財主儉省

一點的也不過這樣打扮，這班酒客居然一律，十九相同，與上月所見衣不蔽體，有的還穿著破單裌衣，面有菜色。冷得亂抖的情景

相去天淵，並還吃得這麼高興，尋常過新年也未必都如此捨得來下酒館，況當荒年歲暮，離年將近，租糧尚交不上，衣食不週之

際，哪有餘錢添補衣服，成群結伙來下酒館，斷無如此情理。

　　內中一多半不是熟人也是熟臉，差不多全是本鎮附近的窮苦農民，豈非奇事？忙即縮退回去，方想，昨日所聞業已有些證實，

照此情勢恐還不止周濟二字，也許對方收買人心，別有圖謀都在意中。我如稍露形跡來意反而有害，想了想，覺著餘、丁二人均有

交情，還是假裝尋人，無心相遇，專向二人打聽，必能問出幾分。

　　無奈內裡好些熟人，對於自己十分恭敬，只一走進必要同起招呼，一被對方知道便有妨礙，深悔方才不該中途變計，如其先往

丁家穩妥得多。

　　正打算把余富拉在一旁，仗著平日交情，索性明言來意，請其暗助，乘著裡面的人尚未看出，退往丁家先探詢上一陣再作計

較。余富偏不知趣，未容開口已先將門簾打起，一面請進，一面笑說：「趙老班頭趙三太爺來了！」

　　內裡那些酒客多是趙三元的熟人，餘者十九也認得他，聞聲立時驚動，紛紛起立，作揖請安，連打招呼，趙三元無法，只得從

容走進，拿出平日對人的假面目一路客套過去，暗中留意，見這二十多個酒客十九離座還禮，只有兩桌沒有動靜，一桌像個外來的

土香客，隨身包袱之外還有一個褪了色的黃皮香袋斜掛肩上，面前一把酒壺、一碟煮花生、一碟蔬菜，另外還有一盆烙餅，吃得最

苦，年約三十左右，滿臉風塵之色，身材短小，貌相頗丑。

　　最可笑是這兩個彷彿孿生弟兄，貌醜相同，骨格面盤雖不一樣，每人弔著一隻眼角，一左一右，各帶著幾分醉意望著自己，似

笑不笑，形貌越顯難看。另一桌三人兩個伏桌睡臥，一個年老的半身不遂，也有幾分醉意，均是本鎮上的窮人，以前為了欠糧吃過

官司，被地主將田收回，父子三人改做泥瓦匠，勉強度日。

　　前月城門口相遇，窮得快要討飯，今日也會來此大吃大喝。因這父子三人吃過衙門苦頭，最恨公差，背後常時咒罵，見面也裝

不識。因大窮苦，荒年沒有生活，捉到官中還要管他吃飯，不值計較，就聽見兩句瘋言瘋語也只裝不知道。此時也和那兩少年矮子

一樣沒有理睬，餘均一體恭敬。

　　先雖生疑，繼一想，這兩個矮子雖是外來的人，但這神氣決不像什異人奇士，飛賊影無雙那樣有本領的高人，無論多麼慷慨好

義，周濟窮苦，決不能自家穿得這樣破舊，貌相也木會這樣毫不起眼。天底下斷無冒險樹敵，偷了大量金銀送人，自己連一樣好酒

菜都捨不得吃的道理，越想越覺不像。

　　這次主人卻又知趣，所讓座頭就在那兩矮子的側面，共只一桌之隔，對方一言一動均可了然，便坐了下來，打算先裝到底，以

假作真，索性作為尋人，靜心觀察，等到酒客散去，向餘、丁二人間出一點虛實，然後仔細訪查下去。好在都是本地的人，怎麼也

能問出一點蹤跡。主意打定，便和余富說笑起來，一面設詞借話問話，在有意無意之間從小處著手，留心探詢。

　　談了不多一會，余富說出：「當日是因數日前前村有兩家富翁鬧賊，全仗這些村民相助，盜賊雖未擒住，所失財物全被攔截回

來，只損失了朝山所用的一個小包。為了感謝這些鄉鄰相助之德，和我商量，只是出力的人，無論男女大小，均可來此飲食一頓，

每人還送了幾斤棉花和一些舊衣舊帽之類，另外放出一倉糧食，言明三年之後分期歸還，荒年不收，豐年照補，沒有利息，故此這

些鄉親俱都高興非常。

　　「本來連飯都吃不上的苦人均可挨到麥收之後，連明年春荒也可渡過。此舉功德不小，所以這兩處村鎮上的苦人俱都喜出望

外。本來他們都不捨得吃這一頓，無奈這兩位財主覺著當夜不是這些斲柴路過的苦人相助，和賊拼鬥，將其驚走，非但傷人傷財，

他那兩大倉糧食也必被火燒掉，休想保全。

　　「可見還是本鄉本上的人心好義氣，以前不該薄待他們。又覺這些貧苦的鄉鄰終年省吃儉用，休說好酒好肉，連飯都常混不

上，說什麼也要請他們吃這一頓，並還托我，說他年老，不能來此作陪，為防來客不肯多吃，要我代作主人，所以這樣寒天還有許

多吃客，今日是未一天，否則人還多呢。」

　　趙三元乍聽頗覺有理，同時偷聽旁桌村民對那兩家財主也是歌功頌德，異口同聲，不由不信。斜對面那兩個矮子先聽眾人談論

宛如無覺，不知怎的內中一個忽似發酒瘋一般無緣無故笑將起來，心方一動。

　　畢貴忽由門外走進，說：「丁三甲有事進城，不在家中。去時還有一人在前飛跑，說是尋他借錢，也未見到，正由門裡走出，

就住在他的斜對面。那人曰稱無錢，卻又吃得酒氣醇醇，我頗奇怪。後來才知這裡有人請客，丁家人說，他們只知財主酬謝鄉鄰，

不知為了何事。大哥先來，可聽說麼？」

　　趙三元聽出所追的人也是本地村民，並與丁家相識，實是怕冷，走得太慌，並非賊黨有什背人舉動，經過情形也與所聞相符，

正覺自己情虛多疑，想起好笑，主人因畢貴剛來，忙著招呼，添菜添酒，業已走去，忽聽笑聲吃吃越來越盛，定睛一看，先是一個

弔左眼的矮子忍不住好笑，對面一個弔右眼的本在勸止，說恐旁人笑他發瘋，這時不知何故，也被對方引得笑了起來。



　　這類酒後狂笑醉人常態，本不足奇，那兩矮子經過仔細查聽並無可疑之跡，明是兩個外路來的村俗鄉客，業已不甚理會。因畢

貴初來，不知底細，見那兩個醉人面生，也留了神。笑聲起後，忽然看出另外六七桌酒客聞得笑聲均如無覺，並無一人回顧，不禁

生疑。

　　因趙三元向來狂傲自大，人又實在比他高明，特意坐在醉人旁邊，料知有意，也許對方多半早被看破，相隔這近，如其開口，

必定怪他冒失，話到口邊又復忍住。

　　趙三元一時疏忽，急切間竟未想到，正想借話告知畢貴往尋那兩家財主探詢真情：有無酬謝眾人之事？盜賊上門怎不報官，一

群窮苦村民就說人多，均無本領，怎能將來賊驚走，並還截下所搶財物，沒有一人傷亡，是何原故？那兩矮子忽然拿了包裹起身走

出。

　　趙、畢二捕看出對方賬也未付，恰巧余富走來，忙使眼色示意，索討酒飯錢，余富方答：「這兩位香客真個虔誠忠厚，外鄉人

怕吃虧，休看土頭土腦，樣樣精明，上來先錢後酒，付完了賬再吃，老怕上當，也不想我們山東人哪會欺生做這昧良心的勾當見」

　　話未說完，人已掀簾走出。人剛走到外層半間，便相繼哈哈大笑起來，彷彿有什極可笑的事，當人不好意思，勉強忍住，到了

門外方始縱聲狂笑光景。

　　趙三元首先聽出內中一個是女音，猛想起昨夜所聞之言，心又一動。畢貴更是疑心，見那兩人已走，同伴尚無表示，又見醉人

走後別桌酒客不看醉人，全在偷看自己這面，越發生疑，忍不住湊近前去附耳低聲。

　　正要開口，三元見狀突然警覺，把手一揮，雙雙不約而同離席，一摸身邊暗藏的鐵尺和虎尾三截鞭，一言未發，飛馳趕出，衝

到門外東西兩面一看，不禁大驚。

　　原來就這先後不過兩句話的工夫，一條兩里來長兩頭都可望出老遠的街路上面竟是空蕩蕩的，一個人影俱無，便飛也無這快。

　　心念才動，忽聽一聲雕鳴，一隻通體黑毛，油光滑亮，兩翼開張宛如一扇板門的金眼禿頂大鳥已由對面房頂突然飛起，往酒館

這面屋上掠過，忙即奔往前面，回身一看，那鵬非但大得嚇人，從未見過，飛得更是快極，兩翼微一扇動便破空直上，轉眼投入陰

雲杏霜之中，只剩一個黑點，由大而小略一隱現便即無蹤，這一驚真非小可。

　　暗忖：這兩個飛賊莫非真是妖怪不成？這等奇事如非親眼見到誰說也不至於相信。但有一樁奇怪，人是兩個，鳥只一隻，就說

人矮，這只大鳥飛將起來雖是又大又猛，如其立在地上，無論如何也只半人多高，怎會二人化身一鳥，身量也不相稱，又由對面屋

上飛起，是何原故？

　　如說事出偶然，一則這類大鳥只西北路上和蒙古、西藏等地才有發現，也只聽說，平日所見最大的座山雕也沒有它一半，此鳥

又與昨日所聞相同。方才兩個矮子明明剛走出來，自己離座時還聽狂笑，等到追出，隨同笑聲止處人便不見，一任腳底多快，就是

上房也不能沒有一點影跡，房上房下都是冷清清的，休說是人，連別的小鳥也未見到一隻，天底下哪有這樣快腳！除卻鳥是飛賊所

變，更無二路。

　　心正不解，忽見隔壁一家門內有人奔出，也是相識的村民王老黑，看意思是往酒館奔進，見了二捕忙即立定，請安問好。

　　趙三元見他面帶驚慌之色，便問何事，老黑答說：「二位班頭，我活了這大年紀，第一次見到這樣怪事。方才我想到隔壁賒點

酒吃，剛一探頭，瞥見兩人由酒鋪門裡飛往對面房頂，身子一搖，便變成一個妖怪，看去像只大老鷹，往這面房頂飛來，嚇得我幾

乎跌了一跤。我恐隔壁出了什事，想往打聽，不知二位班頭在此，先前沒聽你們說話，共總一晃眼的事，二位班頭怎未見到，難道

眼花不成？」

　　三元知道老黑人最忠厚，悄聲說道：「事情是有，我二人便為此而來，但你千萬不可聲張，這妖怪也決不害人，對於你們這些

窮苦的人肯發善心，以後如其遇見生人給你銀米衣物，速往衙門偷偷送信，大老爺至少賞你一兩銀子，也許還多。我們對他並無惡

意，只想打聽他的下落，與之結交。

　　「如其有人隱瞞不報，你們土著家業在此，不能走開，人家總有離去之時，到時就要坐班房、挨板子、戴重枷、吃苦頭，莫怪

我們弟兄沒有情面，就來不及了。」

　　老黑嚇得諾諾連聲，並向二捕探詢妖怪哪裡來的，怎會不害人，還發善心，畢貴嫌他絮聒，怒聲喝退。三元雖不以為然，見老

黑業已嚇得倒退回去，急於回去探詢，只得罷了。

　　因料眾人必和飛賊相識，故此不敢看那兩個醉人，只奇怪余富決不會不念交情，代賊說話。也許對方做得巧妙，連余富也被瞞

住。

　　心中尋思，余富業已趕出，不等發問便先說道：「二位班頭可覺那兩個香客可疑麼？」

　　三元故意把臉一沉，冷笑答道：「老弟，我們多年交情，你想必不會偏向外人。此事關係重大，其實我們對他毫無惡意，只是

想見一面，稍微領教幾句。休說這等異人對他只有敬佩，便論本領，再加一百個也非人家對手，連城裡許多名武師俱都不敢伸手，

何況我們！難道吃了官家飯便不顧妻兒老小賣命不成？你如知道他的來蹤去跡，你身家在此，卻是隱瞞不得呢。」

　　余富聞言先裝不懂，聽完急得臉漲通紅，接口答道：「老大哥，你怎說出這樣話來，我還是新近曉得，還未開口，你怎對我疑

心起來？」

　　三元聽出話裡有因，知他為人心直，神情不像虛假，再者他也算是有點積蓄的小康之家，兄弟種了十幾畝田，雖然遇到災荒全

家都要累他貼補度日，因其會做買賣，和酒客結有感情，千佛山上廟會又多，由正月初頭起直到深秋差不多每月均有廟會，初一、

十五官民上香和遊山的人尚不在內，年景雖然不好，於他並無妨礙，反因荒年求佛許願的人只有更多。

　　冬來雖比往年要少許多常客，春、夏、秋三季仍有盈餘。像他這樣家業的人決不會受到飛賊周濟。並且昨日聽說翼人影無雙所

救都是十分寒苦，不能生活的人，連那好吃懶做、遊手好閒、專打游飛和吃空心飯的苦朋友都得不到他的周濟，像他這樣有產有業

的人更不必說。雙方多年交情，平日知恩感德，飛賊給他銀錢也買不動，怎會知而不言？

　　同時想起裡面的人便非真正賊黨，也都受過好處，與之通氣，聽余富發急聲高，恐被聽去，忙即止住，想了一想一同往裡走

進。行時，見余富似想勸止，不敢開口神氣，心更生疑，走得更快。

　　到了裡面，見全體酒客除那父子三人醉得厲害，仍是不理而外，餘均起立招呼，神態如常。

　　畢貴以為自己照例是做惡人，剛怒喝得一聲：「你們膽子不小，想造反麼！」

　　三元瞥見客堂後面通往竹林的小院中似有黑影一閃，猛想起昨日陳玉庭的警告，憑自己的目力決不致看花。對方既以黑衣蒙面

出現，必把自己當成敵人，這樣本領高強，並還神通廣大，能夠變化飛鳥的怪人豈是常人所能抵敵！

　　並且剛見變化飛走，忽又出現，休說自己只得兩人，一旦破臉，便這些貧苦土人被迫情急，發動山東人特有的剛強之性，雙方

合力將自己打死，毀屍滅跡都在意中，如何能夠硬來？

　　同時看出這三四十個村民只管賠著笑臉，裝不聽見，好些目中業已射出怒光，大有激怒之意，比起平日馴善神情迥不相同，情

知對方勢力太大，一觸即發，並且還有一種仗恃。

　　自來人多無妨，最怕合群，這班窮苦的人平日只管馴善聽話，小羊也似，真要激變，合將起來，個個都能拼命，多高本領也是

吃虧。何況此事暫時不能張揚，無緣無故死傷些赤手空拳的人，回去也不好交待。這些人的後面並還伏有兩個勁敵，是否尚有餘黨

也不可知，如何能夠冒失？

　　如朝窗外黑影追去，就能趕上，照昨日所聞所見也是自我苦吃，側顧余富滿臉均是惶急之容，料有原因，越發情虛，忙將畢貴

一拉，故意笑說：「老弟，你怎麼連杯早酒也不曾吃，開這玩笑作什？這樣作張作智，那兩位朋友只有討厭，甚而生疑，辜負我們



專誠拜望的好意。莫非你用激將之法，不把來意說明，人家就肯見你了麼？」

　　畢貴一向都做下手，本領心計比較都差，人卻一樣機警，立時就勢收風，哈哈笑道：「我何曾吃醉，諸位不要見怪。我弟兄實

在是聞名已久，太仰慕了，心想這兩位異人俠士決不願見公門中人欺負老百姓，可以激他出來，再行賠禮。我們老大哥說得對，哪

有這樣求見的道理，一個不巧生出誤會多麼糟呢。明人不說虛話，這兩位的來蹤去跡我已知道一二，實在專誠拜見，並無別意，只

請諸位指教一二總可以吧。」

　　話未說完，忽聽小院外面哈哈大笑之聲，由近而遠，似往外面走去。

　　趙、畢二捕同聲急呼：「二位大俠請停貴步，容我弟兄拜見！」口中說話，人已同往後窗縱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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